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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 58 年的援非史上，中国的援助话语经历了从政

治话语到合作话语再到发展话语的曲折变化，反映了中国援非从一个

政治工具到合作载体到发展手段的多重变化历程。在半个多世纪的话

语历程中，中国的援非话语从沉默到独白到众声合奏，话语兼具了经

典性和创新性两个向度特征，话语的主语从中国日益向中非双方转

化，伴随着这一语法结构的转变，中非日益形成一个话语共同体。当

前，由于缺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援助话语、现有的援助话语渗透力不

足、话语生产和话语策略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漏洞，当前中国援非话语

面临较为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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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8 年的中非援助交往中，中国围绕着援非主题的言说，产生了不

少言论，这些言论中的许多成为了经典的政治话语，成为中国援非的政策

和原则，影响了中国的援非政策，并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外交话语。随着中

非交往的加深和交往面的拓展，中国和非洲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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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讲，中非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话

语共同体。

一 中国援非的话语历程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话语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权力，是国际行为

体用来表达其国际行为的言语表征，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的徐徐铺开，思想理念与原则精神随之形成并逐步完

善，其话语体系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资源

和国际权力，中国援助话语的建构，根植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援非实践之

中，根植于中非共同谋求国际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根植于中非共同追求发

展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起步，对中国援外制度的探

索在那时就已经开始，然而，有效话语的诞生则要更晚一些。在 1964 年第

一份援外文件公布之前，中国的对外援助已经开展了十五年，而中国的援

非也已经开展了八年，中国的援外话语与中国的外交话语具有重合性，真

正有效的援助话语并没有诞生。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是作为一项普通的外

交政策而执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为行使了中国援非原则的使命。毛

泽东曾这样表示: “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

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①

1963 年，周恩来首访非洲过程中公布的 “八项原则”成为了第一份

具有话语意义的援非政策文件。此前，中国已与许多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

关系和援助关系，在长期的援助实践中，中国的援非的特色在实践中特色

彰显。鲜明的特色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即便在当时的西方学者看来，“援助是北京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保持联系的

主要形式之一”，但援助中的很多做法是值得欧美等援助国 “效仿”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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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非的这些立场和原则只是渗透和贯彻到大量的援非实践之中，并未

付诸文字和言语，因而，难以通过言语和文字来循迹中国政府在早期援非

中固守的原则。产生于大量援非实践基础之上的援非话语，“八项原则”
是对此前中国援助的一个总结性的提炼，也是对未来中国援非的一个宣

示。“八项原则”的话语谱系不同于西方，倡导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的

理念和原则，对此，西方学者极为震撼。“对于这个拥有如此高尚对非关

系原则的国家，我们不得不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感激。”①

“八项原则”中的诸多内容成为了中国援非话语中的 “元话语”，中

国援非中的很多话语都是由这一话语生长和引申出来的。这一地位的奠定

来源于“八项原则”前中国对中非关系和中非在国际上的身份和地位的

认定上。“八项原则”这样的认知和原则具有代表性，通过亚洲和非洲国

家的互相支持和互相帮助，可以实现亚洲和非洲单个民族所不能达成的历

史使命，让双方的发展优势在合作中融合，已经逐渐地变为一种颇有影响

力的新的社会思潮。与之相呼应的，非洲国家在谋求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

中，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曲折推进，自觉不自觉地为中国的援非注入了产生

当代国际交往因子的充足必要性，这也促使着中国不断创构其援非原则。

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中国 “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

阵营的力量; 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 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

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②。由

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援助工作是围绕着亚非国家的解放事业而展开的，这

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立意和落脚点与其说是经济的，还不如说是政治

的，因而这一阶段的援助话语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伴随着中国援非影响

力的扩大，“八项原则”中的若干话语为外部世界所熟悉，如无偿援助、
不求回报、国际义务、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援助是相互的、平等互利、
自力更生等，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援非的代表性话语。

作为一项长期践行于中国和非洲发展实践之中的援助话语，并没有凝

固在固定的话语模式之中，而是随着中非之间围绕着援助与合作而展开的

实践活动而在动态中不断演化。围绕着如何探索中非间的取长补短和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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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中国援非伴随着中国走过了改革试水到改革深化的漫漫征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非殖民地化”进程终结，非洲统一组织通过 《拉各斯

行动计划》，标志着非洲国家已经将经济发展放到首要位置上①。与此同

时，中国的发展任务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对外政策也反映了其经济上的

考量，对外援助计划也被视为从属和服从于国内的经济建设②。围绕着探

索新的援助方式和更有效利用现有的援助资金，中国政府启动了援助资金

的单向流动向 “有益于双方”的合作的改革。因而，新时期中国对非援

助与合作的新方针 “四项原则”强调，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四项原

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改革的集中表达，是中国政府结合国内经济和

改革开放经济政策而进行的援外政策调整和改革。这种理性和务实的政策

取向与当时第三世界寻求经济发展的呼声不谋而合。中国的援非进入了以

探索多种形式的 “合作”为主题的新时代，围绕着合作而产生的各种创

意和元素融入中国援非的话语体系之中来，合作共赢、形式多样、技术合

作、合资合作、管理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等成为新时期的典型话

语。作为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援外领域的尝试，合作话语是中国援

非改革中的探索，丰富多样的合作创新为中国援非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此

后，围绕着技术合作、合资合作和管理合作等，中国和非洲积累了丰富的

合作经验。

合作方式的改革和合作话语是中国援助与合作改革进程中的一种探

索，其最终的目标是指向中国和非洲的发展。伴随着合作为主题的援助时

代的开启，非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主要挑战不是与殖民主义斗争，

而是与贫困和落后作斗争，实现经济独立”③。在这个合作的新时代，中

国和非洲共同启动了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即中非合作论坛。中非援助与合

作进入了论坛新时代，围绕着中非共同发展的共同愿景，中非共同探索实

现发展的密码和钥匙。中非空前全面而深入地介入对方的发展当中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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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着发展主题而产生的话语蓬勃繁盛，中国在非洲扮演着一个日渐 “正

面而备受赏识的”角色①。全新时代帷幕的拉开进一步开拓了中国援非的

思路，援助与合作关系不再拘泥于援助或合作，转化为谋求双方发展而采

取的丰富多元的路径和方式，中非之间的话域实现了从各类型的合作到各

类旨在促进发展的途径拓展，从能力建设到民生改善，从组合贷款到创造

性合作模式，从发展模式到成功经验，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人力资源培训，

从孔子学院到志愿者派遣等都成为了这一时期中非间的新语汇。新时代发

展话语的勃兴，越来越多的话语进入援非话语体系，如伙伴关系、发展伙

伴、南南合作、联合自强、合作共赢、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减债免债、
多边合作、命运共同体，等等。

作为中非双方共同的历史使命，发展不仅为中国所追求，而且也为非

洲所渴慕。论坛时代，非洲史无前例地参与到中非互动的历史和动态当中

来，也更为主动地把握到中非合作的脉搏和话语建设当中。这一时期的援

助话语不仅仅是中国的声音，而且中非双方在话语中的均衡配合、互为主

体。作为“一个以平等互敬为基础的互利合作新范本”②，中非合作论坛

是一个“集体协商和对话”的平台，将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放置于与中国

领导人同样的地位上，这样一个平台在西方政府看来是不可思议的③。在

这个共同的话语平台上，发出声音的不仅是中国的话语，而且还展示和体

现了非洲国家的意志。在中非合作论坛这个平台和框架内，非洲的声音不

仅能够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得到中国的尊重和认可，且每届中非合作论坛

发表的行动计划和会议宣言，成为中非共同发声的一项重要的途径。

二 中国援非话语演进的特点

在中国的五十多年的援非历史进程中，其话语结构在若干层面经历了

过渡和变迁，中国援非话语随着中国援非的这种变迁是观察中国援非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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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和演变的重要依据。具体说来，这些变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沉默到独唱再到众声合奏。
考察整个中国援非史上的话语历程，中国援非话语的建构不是一蹴而

就，而是在发展中变化，大致说来，经历了从沉默失语到中国独唱再到众

声合奏的变化历程。
由于话语的缺席，中国早期援非处于沉默失语的状态。在 “八项原

则”公布前，中国的援非已经走过了 8 年，却没有公开中国的援非政策，

在接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中非之间有较多关于援非的话语，在公开的场

合中国很少有援非方面的声音和话语，这些话语虽然频频出现于中国的报

刊，但其传播力非常有限。因而，在世界看来，中国在援非问题上表现为

沉默失语的状态，然而，中国在援外政策上的失语并非代表中国在外援上

无所作为。在这 8 年的时间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为行使了中国援非原

则的使命。作为一个普遍的外交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规定的是国与

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其原则并未具体和细化到援助执行中的具体层

面。这些在实践中一再被贯彻和实施的原则，没有以文件的形式公之于

众，所以给外界造成了中国援非话语缺失的假象。
援助话语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援非实践的滞后。在 8 年的沉默中，中国

在非洲援建的大小工厂先后投入生产，一些国家的编织业和茶叶种植业等

技术工种也发展起来了。这些援助不仅在非洲受到高度赞扬，而且在西方

学者眼中，虽然是 “为赢得朋友和友谊”的外交工具，但其所体现的

“中国风格”已被视为一个 “典范”①。这些评价不仅是对援非实践的认

可和赞同，而且是对其所坚持的原则理念的赞许。即便如此，援助话语的

严重不足依然带来了较严重的问题，即这些政策和原则只是内化于援助过

程之中，而不是外化为可以交流和传播的言语和文字，政策和原则需要在

实践中慢慢体验，而言语和文字则以直观的形式更快捷地实现沟通。这种

沉默最终在非洲的要求下被打破。1963 年周恩来首访非洲之前，中国援

非话语的缺失引起了正在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的不安，也引起了准备

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的兴趣和好奇，第一份具有话语意义的援外政策

性文件“八项原则”就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八项原则”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摆脱了援助的 “无声”时代，转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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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方便沟通交流的话语途径。无论是 “八项原则”时代的政治话语还是

“四项原则”时代的合作话语，中国的援非围绕着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问题而展开，中国的援非也是在中国和非洲的充分沟通和互动的基础上展

开，但在话语形式上，采取了以中国为主的独唱，中国是援助话语中的声

源和主角。由此可见，这份文件从立意到表达，都是围绕着对外援助和受

援对象的发展事业而展开的，但受援对象只是作为一个受众出现的。在独

唱的话语表达形式中，展现的是中国话语的单向传播，作为听众的非洲并

不能有效发声，或者仅仅只能作为一种伴奏或陪衬。
进入 21 世纪，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平台的诞生彻底改变了援助话语生

产和传播模式。论坛让中非拥有了一个机制性的对话平台，让中非规律性

周期性地会面，并展开圆桌会议式的平等讨论和交流①。对话是双向的沟

通和互动，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倾听，这一部分却往往因为话语主导

方的主导而被忽视。论坛让中非双方有了更多的沟通机会和话语表达机

会，话语表达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由独白走向了全面的对话。
对于这一创新性平等对话所能带来的双方有效互动和交流，作为中国援非

旁观者的西方国家屡屡表示怀疑，“中国完全控制了整个过程，从日程的

设置到宣言的起草和会议的总结”②。实际上，中非合作论坛在实践中坚

持在论坛中围绕着双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而进行调研和充分讨论，确保

所通过的行动计划充分体现最新的发展动态和发展需求。从已有的五届论

坛来分析，从会议召开的过程到所通过的文件文本，均采取对话的形式，

中非之间的平等沟通和对话已经从形式全面渗透到更深入、更全面和广泛

的实际内容中来。
受到传播途径等方面的限制，在进入 21 世纪之前，特别是改革开放

之前，中非话语的发声源主要来源于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政要和政府，他们

的话语也是今天的研究者获得援助话语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正是因为他们

的官方身份增加了获取援助话语信息的难度③。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展

开，中非关系日益成为了一个多面综合体，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的组织、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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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个人参与到中国的援非事业当中来，他们成为了中国援非话语的另一

个渠道。来自民间的话语具有非同寻常的话语力量。2003 年，中非企业

家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第一届中非企业家大会。2010 年海南万宁召开

中非合作圆桌会议，2011 年第二届中非合作圆桌会议颁布了 《万宁宣

言》①。民间话语汇入中国援非的话语系统之中，增添了中国的话语渠道，

它们所讨论的问题日益成为中国援非话语当中的新元素和新音符。伴随着

话语形式的这一变化，援非话语的发生途径从官方独奏到官民合唱。

通过援非，一些语汇与中国援非建立了特殊的联系和纽带，成为中国

援非的新名词。中国自 1964 年开始向非洲派驻医疗队，派遣中国的医务

工作者为非洲人民看病，在一些非洲国家人民的眼里，“中国医生”成为

了他们的保护神。看 “中国医生”成为他们寻求健康和疗愈的一个特殊

词汇，有些病人为感激中国医生挽救了他们的生命，给自己取名 “王医

生”或“李医生”等。这样的民间话语具有了特别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传播了中国的援非美誉。肯尼亚一位孕妇感染了疟疾，在面临流产或畸胎

危险之时，中国援助的 “科泰新”成功救治了她，保住了婴儿的安全和

健康。为此，她给孩子取名为 “科泰新”②。友谊医院、东方红广场、孔

子学院奖学金、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都成为了非洲人民心目中中国援助的

代名词。今天，越来越多的援非项目被当地人冠以中国名字，成为了中国

援助在非洲的另一道话语风景线。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当地政府将中国

人修筑的一条道路命名为“北京路”，在埃塞俄比的亚的斯亚贝巴，中国人

修筑的机场大道被当地人称为“长安路”。卢旺达基加利城市道路重建项目

建成通车后，当地人亲切地将这条道路为“中国路”③。这些都成为了与中

国援非相关的标志性的话语，成为中国援非在非洲民间的响亮口碑。

中非援助关系不仅听到了来自中国和非洲的声音，而且还听到了来自

西方国家的传统援助者的声音。西方的声音有赞同的，但更多的声音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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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反思的声音。美国学者莫伊斯·莱姆 ( Moises Naim) 强调，中国的

援助注定带来非民主和不透明，是 “有毒的”，甚至称之为 “流氓援

助”①。由于中国从非洲大量进口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材料，并向非洲国家

销售工业制成品，这种模式与历史上的所谓殖民主义具有表面的相似，西

方将其炒作为“新殖民主义”②。与此相关的提法如，中国的援助破坏了

西方在非洲所进行的民主和人权等方面的努力③。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抨击

只是反映出西方对中国在非洲快速崛起的 “心理不适症”④。用一位非洲

学者的话来说，“在过去的两百年时间里是北南制导的时代，而当前全球

秩序开始走向新的平衡，东南关系获得了重要性，并隐含了解放的潜在含

义”⑤。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却坚持，中国的援助看起来并不是

特别“有毒”，也并没有使非洲的治理恶化⑥。由此可见，这种话语的影

响力并不在于其真实性，而在与其煽动性和感染力。无论如何，这些声音

也成为了中国援非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的片段和插曲。
无论是中国的政策话语，还是非洲民间关于中国援非的声音，或者是

来自西方的“酸葡萄”话语，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援非话语的主要图景。
来自中国的声音、来自非洲的声音、来自官方的声音、来自民间的声音，

共同汇聚成了一曲雄浑有力的援助与合作鸣奏曲，其主题是中非合作关

系，其旋律则是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密码的找寻。
第二，中国援非中的核心话语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中国援非的一部分核心话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一部分话语则在时

代的变迁中不断创新。58 年的中国援非历史中，中国援非中的一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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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够持久延传，因为这些原则总是传递着一种历史过程中相对稳定

的、保持着中国援非政策稳定性的因素，它们代表着中国援非中一以贯之

的原则和理念。在援非话语中，有很多话语历经多年都没有变化，如平

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这些话语在半个世纪的援

非征程中得以保留和承继，成为中国援非话语中的经典语汇。

作为一项基于实践而建立的话语体系，中国援非的经典话语是一代代

中国援非人在实践中践行而得到延传的。平等虽然是一个话语，但并不仅

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中国援非人在实践中忠实恪守的信条。中国在

1961 年底向马里派出第一批农业专家，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就展示了与法

国专家截然不同的平等风范。为专家做饭的是一位曾服务于法国专家的老

厨师。他看到法国专家住在别墅，从来不下地，尊称他们为 “老板”; 看

到中国专家住宿条件较差，房间内没有空调，每天跟农民一样汗流浃背地

在地里劳动，收工回来两腿沾满泥水，从不认为他们是 “老板”。由于中

国专家与他们此前见到的西方专家不一样，因而也引起了当地人对中国专

家的误解，加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一开始，当地人以为这些甘

愿吃苦的中国专家因国内没有工作，到马里来找饭吃。了解真相后，马里

人民真正认识到中国专家是与西方专家完全不一样的新型专家①。可见，

援非话语中的平等并不是停留在外交文件中的语句，而是种植在非洲民众

心中的平等感受和体验。据中国派往马里的甘蔗专家唐耀祖回忆，当他第

一次走到甘蔗田里时，马里工人看到中国专家和他们一样光着脚踩进泥土

里的时候，面露惊讶之色。最初马里工人还按照过去称呼殖民主义者

“专家”一样，称中国专家为 “先生”，不久以后，马里的工人不再称

“先生”了，他们亲切地叫 “同志”②。这种平等的精神和姿态一直传承

至今。2000 年以来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人和非洲人以圆桌会议的

形式召开会议，取消了主位和次位的区分，使得参与论坛的每一个国家均

作为平等的一员，各方的意见都在论坛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倾听。用非洲

人的话来说，“中国人带着共同的经历来到谈判桌前以平等的身份对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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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①

中国援非中若干话语元素的传承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创

新也是中国援非的主旋律，一部分核心话语在开放中不断创新和向前推

进。1964 年公布的“八项原则”中，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的主题词是

援助，到 1982 年宣布的“四项原则”强调中非之间的合作取代援助。从

“四项原则”的措辞来看，四项均以“中国与非洲的经济技术合作”作为

每一项的开端，标志着中国从强调援助向强调合作转变。合作的双向互动

结构取代了昔日援助的单向灌输。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推进，中国的援外方针继续调整，中非之间平等互助的对等援助关系为中

非建构起“共济互助”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互相援助逐渐为相互间

的平衡合作所取代②。在中非间越来越多的合作和互动中，中国更多的是

关注如何更好地为非洲的发展提供资金，而不是这种资金是否是国际社会

所认可的“援助”③。虽然说，中非之间的援助更多地为合作所取代，但

援助并没有消失，而是用合作的形式来丰富中非援助的内涵，援助的实质

内涵更趋丰富。因此，各类形式的贷款、融资甚至是混合类的借贷纷纷出

现，成为了中国援助的日常表达形式。从双方合作的形式来看，不再强调

整齐划一的援助与合作形式，转而强调和关注充分考虑到双方的时机情况

和现实需要，强调因地制宜，合作的触角进一步深入双方的各个领域。从

合作的形式上看更为具体和多样化，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

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这是中非

援助和合作领域的开拓性思路，丰富了中非合作的方式和路径。
从中国从援助中的利益原则来看，中国从强调无偿和不求回报到强调

双方的互利共赢。在“八项原则”中，中国强调 “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

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

受援国的负担”。中国早期的援助多以无偿援助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

供，在提供援助时是不求回报或者很少求回报的。在中国向埃及提供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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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援助时，中国强调援助不求回报，“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

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无偿的援助并不是对非洲国家的怜悯而给予的施舍，更无意挑战其民

族自尊，因而，毛泽东同时表示，如果埃及出于民族自尊而要偿还，“现

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①。改革开放后，

中国对非援助从不求回报向关注双方在合作中的合理经济效益和经济回报

转变。“四项原则”中强调，“合作之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

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 “四项原则”
强调援助中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合作中不仅关注受援对象非洲的经济

获益，而且还首次强调了中国在合作中的经济回报。
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为真正实现最大限度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中国政府强调在合作领域的拓宽和合作方式的创新。每一个合作新领域的

开拓，都成为了双方创造新的发展空间的新起点。中国更多地强调双方非

洲在中非互动中的共同获益，让中非双方从对方的发展中充分获益。德国

马克银行在 2006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未来的十五年里，中国将对商

品保持浓厚的兴趣，它预见到 2020 年，中国的需求至少增长一倍以上②。
苏丹 1995 年对华出口占出口总额 10%，到 2006 年，这一比例为 70%。
而布基纳法索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华出口几乎为零，到 2006 年，对

华出口占到其 1 /3 以上，几乎所有的棉花都出口到中国③。随着中国中产

阶级队伍的逐渐壮大，旅游业和服务业成为非洲的新兴产业和中非贸易的

新增长点。自 2002 年埃及成为非洲第一个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目的地之后，

现有 26 国成为了中国自费旅游目的地④。法国原本是埃及最重要的五大

游客来源地之一，但现在法国游客减少了近 30%。2011 年，中国赴非洲

旅游人数达 100 万人次。2012 年赴非的中国游客比 2011 年增加了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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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赴肯尼亚游客达 4. 1 万人次，赴南非的游客超过 13 万人次①。中国

正日益成为非洲旅游的重要客源。

正是伴随着中国和非洲在越来越多的层面上展开了紧密的合作与互

动，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生存空间、发展前景和利益等越来越紧密地与对方

联系在一起，因而中非之间从 “朋友、兄弟和伙伴”发展为 “命运共同

体”。在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之初，众多非洲国家处于民族独立斗争

的关键时期，中国给予非洲的支持和援助是围绕着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而

展开的，而民族独立和民族政权的巩固是当时中国的重要政治任务，因

而，中非结成了坚定的政治盟友。1956 年，中国向埃及提供第一笔援非

物资时曾这样表示，中国不能坐视埃及的领土主权遭受到任何形式的侵

犯，“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所及，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包括物资援助在

内，支援埃及的斗争”②。20 世纪 80 年代，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完成了民族

独立，国家的使命从政治向经济转化，双方的话语也从政治话语向发展话

语转化。发展主题的凸显让中国和非洲重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可以获得发

展能量、激发发展灵感的合作伙伴，中非对这一关系的定位也在逐渐地调

整之中。2006 年，中非关系的定位升级为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之

间从政治命运的同舟共济转向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均衡的的方向转

化，开始强调双方通过互动而平衡获益。伴随这一转变，中国创造一系列

实现中非双方均衡发展的措施与机会，借助中国或非洲为对方创造发展的

机会，强调中国和非洲在合作中的 “互惠互利”， “全面综合平衡发

展”③。2006 年北京峰会期间，中国宣布成立 “中非发展基金”，以股权

式基金的形式作为伙伴式推进器，支持中国企业围绕非洲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开展对非直接投资。到 2013 年，中非发展基金共在非洲投资 19 亿美

元，中非发展基金带动了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投资于非洲的工业、农业、基

础设施、工业园区、资源开发等偏长期的投资项目④。为了促进非洲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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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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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非旅游中国游客人数大 增 成 非 洲 国 家 “宠 儿”》，2013 年 9 月 4 日，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3 － 09 /04 /c_ 117219888. htm。

艾周昌、沐涛: 《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1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 ( 2010 年 12 月) 》，人民

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 页。
《中非发展基金已对非洲世纪投资 19 亿美元》，2013 年 6 月 13 日，http: / /www. chi-

nanews. com /gj /2013 /06 － 13 /4925304. shtml。



业和非洲的商品走进中国，中国政府于 2007 年在浙江义乌设立了 “非洲

小商品展销中心”，为非洲国家的小商品免费提供展位和展台。为了提高

非洲企业提供融资能力，中国政府推出了 “非洲中小企业发展贷款”，目

前受惠国家数量达 25 个，带动了非洲的进出口贸易和非洲企业的国际化

历程①。目前，伴随着中非合作中的各类优惠措施，非洲企业具备了雄厚

的实力，毛里求斯、南非、塞舌尔、尼日利亚和突尼斯成为了非洲对华投

资的重要国家。南非在华的啤酒合资企业分厂有 70 多家。突尼斯与中国

的合资化肥企业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复合肥基地之一②。中国和非洲日益受

益于对方的发展。

第三，中国援非话语的主语从中国向中非双方转化，越来越多地看到

中非在援助中的共同发声。

从中非的话语表达结构来看，从中方的自我表述逐渐地演变成为中非

双方的共同发声，非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国援非和中非合作的表述当中

来，日益成为与中国平行的重要发声源。1964 年周恩来发表的第一份关

于中国援外的政策文件，名为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2000 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文件名为 《中非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

纲要》。从文件的名字来看，前者的主语是中国，后者的主语则是中非。

这一文件名称主语称谓的变化，很清晰地反映了参与到中非援助与合作关

系中的主体日益具有了中非双方的身份，非洲也成为了中非合作中从实质

到名义上的主体。在 2000 年召开的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上，通过了 《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其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我们，中国和非洲国

家负责外交、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或经济、社会事务的部长们，于 2000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聚首北京，出席中非关系史上的首次盛会———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 2000 年部长级会议。”③ 中非合作论坛公布的第一份文

件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词就是 “我们”，表明中国和非洲是以共同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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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启一段新的历史。
作为群体之代表的以中非为主语的表述，逐渐替代了以中国为主语的

表述，成为中国援非的基本表达方式并逐步转化为中非交往中的核心表达

方式。从“八项原则”和 “四项原则”到 《北京宣言》，虽然都在谈中

非间如何交往，但主语却从中国转变成中非双方。把中非两者作为言说中

非援助关系的主语，一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都类属于一个共同的

身份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指称言说者本人是代表中非这个集体，而不是

代表中国或者非洲任何一个个体在说话，所表达的内容也并非言说者一方

的意志，而是言说集体共同的话语。中非合作论坛表明 “中国正在寻求

与非洲建立严肃的、长期而坚定的合作关系”①。另一方面，主语从中国

向中非的调整，这不仅是话语形式的转变，这一形式的变化启发了中非之

间交往的思想观念和生存姿态的革新和调整。非洲跃升为中国援非话语中

的主语，意味着非洲在中非关系中拥有了更加独立、自主的主动姿态，中

非的援助关系从实质内容到表现形式更趋平等，非洲在中非关系中的地位

进一步巩固。
作为共同的主语，中非话语虽然表达中非的共同意志，但并非让中非

所有的言行一致，而是创造机会让中非在保留个性的基础上达成某些共

识，结成伙伴，实现相互扶植、互帮互助。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各个行动纲

领可以看出，中非作为共同的主语而在中非合作论坛中表达出未来共同的

行动。用中非取代中国作为主语的目的并不在于剥夺非洲在中非交往中的

话语和权力，让非洲的声音淹没到中非共同的语言之中，而是有意识地培

植中非之间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身份，让非洲更有机会表达自己真实愿望的

愿望，或者让中非双方的共同愿望能够有机会得到交流和沟通。2009 年

11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及召开之前，中非合作论坛

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拜会驻北京的非洲使节团，就北京峰会上的八项措

施的实施和会议的准备情况征求意见。来自非洲 45 个国家的外交部、商

业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官员以及外交官参与了咨询。另一个后续行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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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fem N. Ubi，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in Sino-African Ｒelations，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Vol. 30，No. 3，2014，p. 248.



是由驻华的非洲使节与非洲国家围绕着论坛会议而组织的①。

值得关注的是，共同主语的营造并非以这种方式泯灭中国对非洲发展

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将非洲提升到更主动的地位上来。进入 21 世纪后，

非洲作为援助与合作的宾语地位在逐渐地改变，这在非洲看来，其日益具

有了与主语同等的地位。这一方面得益于中非之间的援助日益被合作所取

代，另一方面，中国的援非从强调受援对象非洲的发展向强调中非双方的

共同发展演进，援助和合作日益成为了中非双方的共同行为和相互行为。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各个文件可以看出，非洲、中国或中非成为了平行的主

语，表明在现实的中非合作中，三者具有了同等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其在

中非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平等。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 2007—2009 年) 》，中

非已经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主语，只有在特别提到中方为中非合作提供特殊

的合作与援助时，才会以中方作为主语。以农业领域的合作为例，中非双

方是文件暗含的主语，是今后中非双方在农业领域将要开展的合作和行

动。然而，我们同时可以发现，谈到农业方面的合作举措时，中非并不

是唯一的主语，当中国为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与支持时，中国依然是主

语。在中国承诺的援助与合作条款中，中方变为唯一的主语，因为中方

准备为非洲国家的农业发展继续提供特殊的援助与帮助，此时，非洲由主

语变为了宾语②。由此，非洲作为援助中所关注的发展主体的地位得以名

至实归。

除了中非之间的平等发声，中国还竭力邀请非洲国家共同在世界发

声，为在世界范围内发出非洲人对非洲事务的声音。2011 年，在中国的

邀请下，南非参加到 “金砖国家”的行列之中来。 “金砖四国之父”吉

姆·奥尼尔 ( Jim O’Neil) 认为，南非加入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代表了整

个非洲大陆③。话语策略的这一调整是有意义和充分的必要性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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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Anshan，Liu Haifang，Pan Huaqiong，Zeng Aiping and He Wenping，FOCAC Twelve Years
Later: Achievements，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Peking University and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2012，p. 32.

参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 2007—2009 年) 》，2006 年 11 月 16 日，htt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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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2 － 29 /2754095. shtml。



就是生存空间和发展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非洲面临着在世界体

系中争取话语权的重大任务。2013 年，第五届金砖峰会在南非举行，会

议的主题为“金砖与非洲: 发展伙伴关系，一体化和工业化”。非洲的发

展被置于世界经济最有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发展的层面上来，金砖国家承诺

促进非洲地区一体化，非洲也在加强金砖国家在非洲的互动①。
共同的主语地位还让非洲在面对中国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当中国作

为主语时，非洲在中国面前是 “你”，而在其他国家面前则成为 “他”;

而当中非作为主语时，在中国面前和在其他国家面前，中国和非洲的称谓

都是一样的。非洲在中非援助话语中的地位的变化表明，非洲由一个被发

展的他者真正进入发展的主体层面上来，更多、更深入、更主动地参与到

发展援助的行为当中来，这一地位的变化让非洲国家更加主动而便捷地释

放和发挥自身的资源、能力方面的优势。一部分域外学者一致怀着优越

感、戴着“有色眼镜”研究非洲和中国，他们的结论常常与实际情况相

差甚远。如果一味依赖既有理论和观点，用别人的 “语法”和 “词汇”

讲述自己的故事，就难免事与愿违。

三 中国援非话语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话语历程是考察中国援非的一个特殊的视角，中国援非话语的建构

给中国和非洲，乃至国际体系的话语建构带来的新的话语元素和新的话

语结构。当今的中国援非不仅是一项对非事业，更是一项具有国际视

野的发展事业。话语是一种战略性的资源，是中国援非实践生命力和

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非的话语建设历经半个世纪，但远未

成熟。当前，中国援非话语的建设中仍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

挑战。
第一，缺少面向世界的中国援助的中国话语。话语不仅是面向中国和

非洲的，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交流沟通的。虽然说，中国援非中的若干原

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势观念，如发展合作、中国模式等观念成为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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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中的重要话语，但是，中国并未借这些优势而建构起国际援助领域的

主流话语。更多的中国援助话语是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的话语，因而，西

方的援助话语是在西方的国际援助理论基础上诞生的，其理论基础并未将

中国援助中的素材和案例考虑进来，因而，西方的话语无法表达和展示中

国援非的全部内涵。例如中国援助以援助与合作相结合的援助方式，无论

是援助还是合作都无法囊括这一特殊的援助方式的全部内涵，非洲曾有学

者试图用“合作联姻” ( Coalition Engagements) ①，但是因为中国缺少主动

设置话语的自主性，这一话语尝试并未成功。再如西方人热捧的 “北京

共识”，本身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创造出来的概念。正

如作者在中译版出版的时候所讲的那样，“北京共识”只是用以思考中国

迅速崛起的一个框架，无法代表经由中非援助关系而建构的非洲发展之

途②。因此，学者们发现，很少有人相信，“北京共识”具有替代 “华盛

顿共识”的潜力，而最吹捧和推崇 “北京共识”的恰恰是西方的商人③。

虽然中国和中国的学者正在亲身经历这种变化，却没有创造出一个比

“北京共识”更具有概括力和话语号召力的语汇取代这一词汇，只好沿用

这种表达，成为话语上的“随从”。

第二，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力不足。为什么中国在主动设置话语，却

难以收到良好的话语传播效果，这主要归因于世界的媒体格局，西方媒体

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而中国的媒体处于弱势。虽然孔子学院的推行和中

国媒体在非洲的落地等行动，都在尝试提升中国话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但在西方的话语强势面前，中国话语依然处于弱势。西方媒体一方面拒绝

倾听中国声音，另一方面采取 “妖魔化”中国援非、有意曲解中国领导

人讲话，实行“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吞噬”④。有人说，中美只有在非

洲问题上，中国的影响力超过美国⑤。中国在非洲问题上的话语应该成为

中国确立良好正面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成为中国话语与西方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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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的重要场所。然而，非洲问题依然是西方制造谣言 “妖魔化”中国

的重要话题。
中非合声虽然有助于中非话语共同体的形成，增强中非在发展合作问

题上的话语分贝以及话语权威性和渗透力，但中国和非洲双方的媒体对这

一话语的运用和引用依然不足，援助话语的影响力并不足以打破西方的话

语屏障和话语霸权。值得关注的是，中非媒体合作和中非话语共同体的有

效效应仍未形成。但是，调查证明，非洲的媒体是西方媒体的一个分支而

出现的。通过对赞比亚《金融时报》2013 年 1 月至 4 月的统计发现，其

新闻的 85%以上是直接引自西方媒体，而来自中国媒体的新闻不到 5%，

且绝大部分是负面新闻①。
第三，话语生产上，话语的发声源较为单一，以官方为主。近年来，

随着中非非官方联系的增加和中非民间论坛、中非智库论坛等的相继推

出，中非民间和学者的声音正在崛起，但分贝不强。话语生产的最重要程

序是议程设置，在议程设置上，西方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中国不仅不能

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甚至沦为西方的媒体 “反设置议程”。例如中国在

援助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得到非洲国家的认可和赞同，而西方援助所附

加的各种条件并未给非洲带来任何有意义的积极变化，而中国的不附加条

件的援助却屡受西方国家的责难和批评。西方学者称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

何政治条件是一种“流氓援助”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中国的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破坏了美国在非洲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努力”③。未

来的话语竞争中，应该增强反向设置议程的能力，争取从议程设置上找到

突破口。中国纳入他们的话语体系当中，中国缺少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能

力。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希望 “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建设性的、
更为融入的参与者。……人们希望中国日益感到他们也是成功的国际体系

的一部分”④。中国虽然也提出要成为 “负责任大国”，但却没有对 “负

责任大国”给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度的定义，让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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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l Drehe and Andreas Fuchs，Ｒogue Aid?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 s Aid Allocation，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581，September 22，2011.
Katrina Manson，China Attacks Clinton’ s Africa Comments，Financial Times，August 3，

2012.

袁鹏: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OL，东方早报网站，2005 － 12 － 23。



定义“负责任大国”，质疑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目标和发展援助，造成了此

后的一系列外交被动。例如，在苏丹的和平和稳定问题上，中国方面认

为，发展是解决苏丹问题的根本途径，因而试图解决当地人的饮水、医

疗、上学等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西方媒体对此几乎没有提及，反而

强调中国在苏丹的合作举动破坏了和平，“负责任”只不过是一个 “伪善

的幌子”①。在非洲发展问题上，西方视而不见中国援助的优势与特点，

设立所谓环境标准、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西方式的议题来评

价和指责中国援助，面对强大的话语声势，中国援助不得不在某些方面

“削足适履”。
第四，应对突发事件的紧急预案缺失，特别是应对西方挑拨的反击机

制不足。当前中国的话语策略以宣传为主，缺少与世界展开对话与沟通的

常规通道和手段。例如: 西方爆料中国在安哥拉所建的医院，在投入使用

后不久墙壁上就出现了裂缝; 中国投资建设的赞比亚的公路在建成后不久

便被雨水冲走，等等②。一时间，关于中国援助项目的质量问题的讨论风

靡网络，而中国方面却无法有效发出应对的声音。在这些可能引起话语争

端的领域，中国方面的学术积累也相当薄弱，因而，在可能做出回应的时

机也无法做出有理有据的回应。围绕着某些可能议程的学术问题，中国学

术界对西方某些负面议程的研究很少，这势必造成在中国面临国际话语冲

击之时，中国无法适时地抛出更吸引眼球的重磅炸弹，及时为中国的话语

危机解围。

( 责任编辑: 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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